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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鄧小平先生是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策的總設計師。他在回

歸前對“一國兩制”的一系列講話是對“一國兩制”的戰

略目標和核心原則的最權威的論述，是“一國兩制”的理論

基礎和依據。香港基本法的本質是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策的

法律體現，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必須以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

策為依據。對此基本法的序言清楚說明，“根據中華人民共

和國憲法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

別行政區基本法，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，以保障

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。”因此，要全面和準確

理解基本法，必須全面和準確理解中央的“一國兩制”方針

政策；而要全面和準確理解中央的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策，

則必須全面和準確理解鄧小平先生對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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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的論述。可惜的是，香港回歸超過二十年後，今天不少香

港人對鄧小平先生的論述或惘然不知，或拒絕認知。更令人

擔憂的，是很多香港年輕人因為受到外部勢力和香港的反對

派的誤導和歪曲，對“一國兩制”有錯誤的理解，從而導致

“一國兩制”在香港的貫徹出現了偏差，也引發了不少對中

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抵觸情緒和行為。今年是基本法頒布的

第 30 個年頭，此時此刻，重溫鄧小平先生對“一國兩制”的

論述對糾正錯誤認識、樹立香港人對“一國兩制”的正確理

解及今後全面和準確貫徹“一國兩制”十分必要。 

 1993 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《鄧小平論香港問題》收錄

了鄧小平先生對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政策的系列重要講話。那

些講話系統清晰表述了“一國兩制”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

則。我在下文引述的鄧小平先生的講話全部來自該書的不同

章節。 

 首先，“一國兩制”是“國家優先”的重大國策，其戰略

目標是要達致國家統一和讓香港在回歸祖國後能夠繼續為

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作用。“一國兩制”絕對不

是內外反對勢力經常說的、目標為照顧香港利益為先的“香

港優先”政策。 

“一國兩制”是以和平方式達致國家統一的最佳辦法。鄧

小平先生表明，“‘一國兩制’是從中國的實際提出的，中

國面臨一個香港問題，一個台灣問題。解決問題只有兩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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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：一個是談判方式，一個是武力方式。用和平談判的方式

來解決，總要各方都能接受，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，加

上 香港居民都能接受。什麼方案各方面都能接受呢？就香

港來說，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，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。

所以要提出‘一國兩制’”。（頁 17）他進一步說明，“而

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，就必須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，

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，就是說，我們

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。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

一，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。勉強接受了，也會造成混亂局

面。”（頁 27） 

關於“一國兩制”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，鄧小平

先生明確指出，“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，但允許國內

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，比如香港、台灣。”（頁 6）

“主體是很大的主體，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

義，這是個前提，沒有這個前提不行。在這個前提下，可以

容許在自己身邊，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。我們

相信，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，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

義經濟。”（頁 29）他進一步稱，“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

需要實行開放政策，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

近發達國家的水平，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，離開了這個政策

不行。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。”（頁

2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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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在“一國兩制”下，中國政府承諾維持香港原有的

資本主義體制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。“五十年不變”的承

諾對於穩定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未來的信心至關重要。

“五十年不變”也讓英國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相信他們

在香港的利益在相當長時間內會得到妥善照顧。當然，“五

十年不變”並不是表示在一九九七年到二零四七年這段時

間內什麼東西都不可以變，而是說香港不能夠發生根本性的

大變、巨變。不然的話，中國政府這個承諾便沒有實際意義。

中國政府如果違背承諾，不但要背上“背信棄義”的罵名，

損害各方面的利益，而且更會動搖各方面對香港的信心，嚴

重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。香港內外反對勢力不時提出要大幅

改變香港政治狀況和政治體制的要求雖然有其一定的“合

理性”，但卻罔顧中國政府信守承諾的重要性，容易陷中國

和香港於不義。 

鄧小平先生嚴肅表示，“人們擔心中國在簽署這個協議

[中英聯合聲明]後，是否能始終如一地執行。我們不僅要告訴

閣下[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]和在座的英國朋友，也要告訴全

世界的人：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。”（頁 28）又說，“我

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，就是五十年不變。我們這一代不

會變，下一代也不會變。”(頁 12) 當然，鄧小平先生也沒有

排除一些改變的可能，但卻絕對不是那些在本質上改變“一

國兩制”的變化。他說，“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，有的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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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好事，問題是變什麼。[…] 如果有什麼要變，一定是變得

更好，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，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

益。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。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，你

們不要相信。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

都是完美無缺的吧？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

起來也各有優缺點。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，不也是變

嗎？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，香港人是會歡迎的，香港人自

己會要求變，這是確定無疑的。”（頁 12） 

第三，“高度自治”不是“最高度政治”，更不是“完全

政治”。在“一國兩制”下，中央保留了一定的權力，目的

是要讓中央在必要時能夠有能力處理香港發生的問題、維護

國家安全和利益、以及確保“一國兩制”成功實施。香港內

外反對勢力老是要把香港變成“獨立政治實體”，少數人更

要搞“港獨”。他們基本上不承認中央在“一國兩制”享有

的權力，經常挑戰中央的權力，甚至反對中央依法行使權力。

這在“一國兩制”下是不能允許的。鄧小平先生鄭重指出，

“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：且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

人來管，中央一點都不管，就萬事大吉了。這是不行的，這

種想法不實際。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，

也不需要干預。但是，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

根本利益的事情呢？難道就不會出現嗎？那個時候，北京過

問不過問？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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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，沒有破壞力量嗎？我看沒有這種

自我安慰的根據。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，就可能會

出現一些混亂，損害香港的利益。所以，保持中央的某些權

力，對香港有利無害。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，香港有時候會

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？過去香港遇到

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！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

們是難以解決的。”（頁 36） 

第四，在“一國兩制”下，香港人必須負起維護國家安全

的責任，否則中央一定會出手干預，而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權

和內地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安全乃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。

鄧小平先生嚴正表明，“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，

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。要是

有呢？所以請諸位[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]

考慮，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。有些事情，比如一九九七

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，罵中國，我們還是容許他罵，

但是如果變成行動，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‘民主’的幌子下

反對大陸的基地，怎麼辦？那就非干預不行。干預首先是香

港行政機構要干預，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。只有發生

動亂、大動亂，駐軍才會出動。但是總得干預嘛！”（頁 36-

37）香港的內外反對勢力特別着意否定香港人對維護國家安

全的責任，於是有把基本法第 23 條妖魔化為“惡法”之舉。

鄧小平先生當然能夠預料到回歸後外部勢力會插手香港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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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但他也許沒有想像到香港會出現“港獨”和其他分離主

義的言行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都是

“一國兩制”所不能容許的，都是會迫使中央出手應對的。 

第五，“愛國者治港”乃“一國兩制”、“港人治港”和

高度自治成功實踐的前提，不然的話香港會變成一個與國家

和中央對抗的地方，而“一國兩制”的成功實施也失去了保

證。鄧小平先生明言，“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，就是必

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。[…] 什麼叫愛國者？

愛國者的標準是，尊重自己的民族，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

行使對香港的主權，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。只要具備這

些條件，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，還是相信封建主義，甚至

相信奴隸主義，都是愛國者。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

社會主義制度，只要求他們愛祖國，愛香港。”（頁 8）既然

“港人治港”就是愛國者治港，則那些不符合愛國者資格的

香港人便沒有治港的資格。進一步說，為了體現愛國者治港

的原則，中央有責任和需要去壯大和支持愛國力量，包括在

不違反香港特區法律下在各項選舉中“助其一臂”。香港內

外反對勢力一貫批評中央“偏幫”愛國者，沒有做到“一視

同仁”，因此對他們不公，更譴責中央這樣做是干預香港事

務、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和“港人治港”。那些批評的背後

當然是不承認“愛國者治港”這項“一國兩制”的基本原
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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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，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為達致“一國兩制”的戰略目

標服務。也就是說，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產生對國家主權、

安全和領土完整不利的後果，不能導致非愛國者治港的情況，

也不可以破壞“行政主導”原則。鄧小平先生提出，“香港

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，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。香港現在就

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、美國的制度，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

了。現在如果完全照搬，比如搞三權分立，搞英美的議會制

度，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，恐怕不適宜。[…] 對香港來說，

普選就一定有利？我不相信。比如說，我過去也談過，將來

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，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

選舉行嗎？我們說，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、

愛香港的香港人，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？最近香

港總督衛奕信講過，要循序漸進，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。

即使搞普選，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，要一步一步來。”（頁

35-36）香港內外反對勢力的立場剛好截然相反。他們視普選

為“一國兩制”要達到的最高甚至是唯一的目標，至於普選

會產生什麼後果則不在考慮之列。正是因為他們意圖通過普

選而取得香港特區的管治權，所以他們才在回歸後用爭取普

選為藉口發動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。 

誠然，中央在香港實踐“一國兩制”的過程中，考慮到世

界格局、國內形勢和香港狀況的變化，中央對香港方針政策

也要作出相應的具體調整。然而，鄧小平先生所樹立的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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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兩制”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則依舊是“一國兩制”的基

石，仍然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。對中央和香港特區

來說，廣泛宣揚鄧小平先生對“一國兩制”的論述有助於糾

正香港人對“一國兩制”認識的偏差，因此也應該是積極推

動基本法教育的首要任務。 

 

 

 

 


